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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挥员来说，怒是战争决策的

大忌。克劳塞维茨说：“容易激动和暴

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宜，

因而对战争就更不适宜。”《汉书·魏相

传》曰：“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

败。”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指挥员的个

人情绪将对作战行动产生直接影响。

尤其是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指挥员

一旦发火动怒、失去理智，很可能会定

下错误决心而招致失败。反观那些战

场上临危不乱、宠辱不惊的指挥员，往

往都是能够适时制怒的人。

制怒，需善于识破敌人诱战、逼战

计谋。正因为发怒容易使指挥员丧失

理智、激情致错，千方百计让对手动怒

便成了战争双方惯用的一种计谋或曰

伎俩。通过挑衅、羞辱、施压等各种手

段，诱使或迫使对方动怒而丧失理智、

误入彀中，是比较常见的诱战、逼战方

法。因此，当指挥员“怒从心起”时，能

否识破敌人的计谋而毅然制怒，也就成

了能否远离敌人圈套进而战胜敌人的

关键一环。楚汉成皋之战，项羽派大司

马曹咎守城，叮嘱其只需死守、切勿出

战。刘邦派兵逼近城下百般辱骂，还举

着画有畜生、写有曹咎名字的布幡羞辱

他，曹咎一忍再忍之后，终于怒不可遏，

遂领兵杀出城去，结果正中刘邦下怀而

招致全军覆没。

制怒，需坚持三思而后行、至察而

后动。愤怒往往具有临机性、突发性等

特点，当指挥员“怒火中烧”时，千万不

能随火而起，一定要保持克制和镇定，

有意冷静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这样对

事物的判断也会随之准确起来。电影

《林则徐》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被朝廷委

任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获悉粤海督监

豫坤与洋人内外勾结、狼狈为奸，肆意

破坏禁烟而从中牟利之后，顿时怒不可

遏，拿起茶碗往桌上猛力一摔，茶碗被

摔了个稀巴烂。他还想继续发火，可猛

一抬头，挂在墙壁中央的两个大字“制

怒”赫然跃入眼帘。稍顷，林则徐低下

头，恍然醒悟。后来，他若无其事地接

待粤海督监豫坤，经过巧妙策应、妥善

周旋，终于让豫坤交出了被他侵吞的大

笔银两。否则，如果见到豫坤大发雷

霆、怒加痛斥，事情就会办砸。

制怒，需加强品性修养、意志锤

炼。人有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动怒

是人的一种本能、一种天性，制怒则是

人的一种本事、一种理性。发怒只需率

性而为，或吼吼嗓子、拍拍桌子，或破口

大骂、大打出手；制怒则须竭力自控，或

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或沉着冷静、镇定

自若，需要有襟怀坦荡的宏大气魄和超

越自我的坚强意志。然而，制怒作为一

种个人素养，不像某些技术或技巧那样

可以在短时间内学到，须经过长期修炼

和刻苦磨砺才能养成。其关键在于从

一点一滴做起，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遇事能理智地分析形势，把握事物的实

质，洞察事情的真相，做到不畏浮云遮

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始终静不露机、

动不露形。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制怒，

并不是说面对敌人的猖狂和狡诈可以

无动于衷、软弱无能。特定情况下，怒

是勇敢的内动力之一，只有对敌人充满

怒火，才能毫不畏惧、勇往直前。显然，

此“怒”非彼“怒”，不可相提并论、混为

一谈。

制怒，指挥员的必备素养
■胡建新 许景成

群 策 集

当前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
变革，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作战已
经登上战争舞台。智能化战争呼唤智
能化训练。深刻剖析智能化训练本质
内涵，准确把握智能化训练的变与不
变，有助于提升智能化训练理论创新的
指导性和实用性。

智能化训练的本质属性

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军事训练是随着战争发展而发展
的。研究智能化训练应首先把准时代
定位，过于滞后或超前都将失去其研究
价值。根据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
勒《第三次浪潮》中的观点，人类从原始
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智能
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知识
革命三次浪潮。我们正处于知识革命
时期，信息化高速发展，智能化崭露头
角。我们所研究的智能化训练，既不是

信息化时代的军事训练，也不是后智能
化时代的军事训练，而是由信息化时代
向智能化时代发展、工业社会向智能社
会过渡过程中的军事训练。

智能化训练，是武装力量及其他受
训对象为提高智能化作战能力所进行
的军事知识教育、作战技能训练和军事
行动演练等有组织的军事斗争准备活
动。与传统军事训练相比，智能化训练
本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智能化训练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

人，而不是智能化武器。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催生智能化武器，带来作战领域的
颠覆性变化，但这并不影响人在战争中
的主导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武
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
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军事训
练作为重要的战争实践活动，其决定因
素仍然是人。

智能化训练仍然是智能化时代军队

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由于智能化武
器装备的加入，使得作战能力生成更快
更便捷，但这并不代表军队不经训练即
可投入作战，人员和智能化武器需要更
为精密的协同训练，方可形成作战能
力。军队生成智能化作战能力主要靠训
练，而不是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

智能化训练仍然是和平时期军队

重要的军事实践活动。智能化训练的
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在国防和军队建设
中的战略地位不会发生变化，它仍然是
和平时期军队的经常性工作，在军队建
设中居于重要地位。

智能化训练目标仍然是达成人与

智能化武器的最佳结合。尽管智能化
作战“自主式”“无人化”特征明显，但人
仍然是战争实践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各
类作战人员与智能化武器装备的结合
程度，将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

智能化训练的基本要素

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训练形态因为作战形态改变而改
变。由信息化作战到智能化作战，战斗
力构成要素发生重大变化。信息化作
战，战斗力要素构成模式是“（人+知
识）+武器”，基本特征是人驾驭武器作
战，军事训练以人为主，以提高人员的
作战体能、技能和智能为目的。智能化
作战，战斗力要素构成模式变为“（人+
知识）+（武器+知识）”，基本特征是人
机协同作战，军事训练也变为人机并
重，以训练提高人机协同作战能力为目
的。与传统军事训练相比，智能化训练
的基本要素将发生重大变化。

训练周期发生变化。由于战斗力
要素的变化，智能化作战能力生成周期
将大幅缩短，军事训练周期随之压缩。
人员训练将超越生理限制，在智脑辅助
下能够更快地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基
础训练时间前置、技术训练时间缩短，
更多的时间将用于人机协同作战训练。

训练主体发生变化。智能机器人
（泛指智能化武器装备和信息系统等）
将全面参与到训练实践中，同时承担组
训者、受训者角色。训练组织模式将由

传统的“人训人”，变为“机器人训机器
人”“机器人训人”“人训机器人”等多种
模式。智能机器人主要承担体能、技能
等基础内容的组训任务，人员将主要承
担更高级的战术内容组训任务。

训练内容发生变化。以人机协同
作战训练为核心，人员训练和智能机器
人训练并行展开。人员训练，重在提高
智能化决策能力，以智能化思维、智能
化技能、智能化指挥等内容为重点，按
照基础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逐步
升级。智能机器人训练，重在提高智能
化行动能力，以作战规则、环境适应、容
错纠偏等内容为重点，按照单机深度学
习、多机融合训练、集群自适应训练逐
步升级。人机协同作战训练，重在提高
部队整体作战能力，以单级多要素协同
训练、多级多要素协同训练、跨级多要
素协同训练为重点。

训练方法发生变化。分布虚拟式
训练将成为智能化训练的基本形式。
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大数据、无线通
信等技术相融合，构建虚拟化智能化训
练环境，将为军事训练提供更广阔的战
场空间、更逼真的战场环境、更自由的
训练时间、更多样的训练方式、更便捷
的训练手段。

训练管理发生变化。基于人工智
能将实现训练管理智能化，数据分析更
加全面、训练计划更加个性、训练调控
更加精准、训练评估更加科学。届时，
每支部队、每名人员、每台机器都将拥
有个性化的训练助理，随时提供全方位
训练管理服务。

关注智能化训练的变与不变
■洪镜涛

战略管理站在顶层、统揽全局、谋
划未来，管理的是面向未来的复杂巨系
统。而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战略管理
水平的高低决定于对不确定性的管理
能力。军队加强战略管理必须围绕我
军建设目标，把管好不确定性作为重中
之重。

削减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构建你

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我为主、基于能力

的军事需求体系。当今世界，国际战略
格局深刻演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
续不断，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面临严峻
挑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威胁来自何方？什么时间来？对手
是谁？打什么仗？靠什么打？打到什
么程度？这些基本问题的判断决策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加强战略管理，应
坚持需求牵引规划，但是需求处在复杂
的不确定性之中，可以说，唯一可以确
定的就是未来需求是不确定的，唯一不
变的是需求是时刻变化的。作为战略
管理链路的起点，需求的不确定性必将
影响战略管理链路的稳定性，或将引发
难以掌控的蝴蝶效应。

预测未来不如创造未来。破解军事

需求的不确定性难题，应该更新思维观
念，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设计的需求
生成机理转变，防止被动式响应成为军
事需求生成的常态、应急性需求成为军
事需求构成的主体。要按照世界一流军
队的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坚持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按照应对不同安全威胁不
同作战对手不同作战场景的核心作战能
力要求，构建以我为主、基于能力的军事
需求体系和生成机制。唯有如此，主动
设计的军事需求才能够适应未来的不确
定性，军队建设发展才能确保我军具备
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
争的核心能力。

管控建设发展的不确定性，构建大

数据精准支撑、刚柔相济的规划计划模式

方法。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
一项无先例可仿照、无既有规则可遵循的
创新性工程，需要对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不
确定性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世界一流
军队建设目标是明确的，但其内涵处于发
展变化之中，既有时代持续发展带来的不
确定性，也有目标自身构成要素的不确定
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也不是固定的，可以
是理论突破，也可以是制度创新，还可能
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这些问题决策
随着世界格局竞争加剧，决策和选择的成
本越来越高，解决和消除不确定性的难度
和风险也随之攀升。

战略规划是实施战略管理的基本手
段，统筹配置军事资源的有效工具。建
设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给战略规划制定带
来风险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动调整、
灵活配置的机会。应在发挥现有顶层设
计和刚性约束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建立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精准管控手段，发挥
大数据既能在网络空间全要素映射军队
建设实践以精准掌控全局，也能结合因
果式预测进行关联式预测预警的技术优
势，将全面感知管控与实时预警预测有
机结合，在破解规划总体设计难、跨越统
筹难的基础上，建立灵活灵敏的动态调
整机制，从而破除深层次体制障碍，将规
划计划的刚性与柔性统一起来，将标定
固定对手与灵活应对多方向任务统一起
来，将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建
设目标的确定性统一起来。

适应军事创新的不确定性，走出顶

层设计式创新与基层自发式创新兼容并

包的创新评估新路子。科学技术一直是
军事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驱动力
量，但是科学技术本身很少单独显示决
定性军事优势，只有与军事理论、组织形
态、军事训练相结合时，技术优势才转化
为体系优势。可见，塑造体系优势的过
程就是推动科学技术、组织形态、军事训
练和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但是在哪个
点上创新、怎么创新一直存在着不确定

性。美军即使有数额庞大的国防经费，
也不足以投资每一项技术，美国国防部
不得不在优势技术上进行战略押注。近
年来，美国国防部五名领导人分别将人
工智能、高超声速、微电子等技术列为头
号优先发展技术，意见很不一致。由此
可见，军事体系创新存在着难以统合、形
成共识的不确定性。

战略评估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是战
略管理的关键环节，是践行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重要举措，也是
形成战略管理闭合回路的前提和条
件。创新演化理论告诉我们，创新是独
一无二、不可预测的，应当允许不同的
理论建构和解释方法，而时间会最终选
择最合适的那个创新。面对创新的不
确定性，战略评估应摒弃囿于眼前、限
于流程的传统思维模式，聚焦于不确定
性和创新性评估，采用设计式创新、扶
持式创新与涌现式创新、自主式创新兼
容并包式评估方法，保护潜在创新点、
显现隐性创新点，支持基层创新点的自
主突破，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推动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
层首创迭代式融合，从点的不确定性中
评出体系创新的确定性，从而汇聚优质
资源、发挥体制优势，逐渐形成全谱系
军事体系创新优势。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战略管理重在管好不确定性
■夏文祥 李尚华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观点争鸣

●军队生成智能化作战能
力主要靠训练，提高训练科技
含量是夯实训练质效的门径。

●智能化训练是军事训练
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其
组织模式将由传统的“人训
人”，变为“机器人训机器人”
“机器人训人”“人训机器人”等
多种模式。

当前，军事智能化方兴未艾，在
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机械化
信息化智能化（以下简称“三化”）将
长期并存并行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
整体水平取决于“三化”融合发展水
平。应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三化”
融合的基本原则，统筹推进“三化”融
合发展。

互促共生原则

“三化”中的各“化”在战斗力生
成机理、建设发展目标等方面有本质
不同，“三化”同时并行发展，既存在
着相互提升、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
有利条件，也可能存在着发展领域方
向、资源投向投量之争等不利因素。
应确保“三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全
局中形成良性共生关系，避免因相互
冲突、摩擦造成 1+1+1<3 的不良后
果，力求产生系统涌现和协同效应，
充分催化释放“三化”融合发展的积
极因素。“三化”互促共生的例子很
多，如在智能化促进机械化方面，制
造业是机械化的基石，人工智能深入
渗透制造业领域催生了“智能制造”
的概念，即人工智能在制造过程中，
通过扩大、延伸和部分取代人类专家
的脑力劳动，将自动化升级拓展为柔
性化、定制化和高度集成化。在智能
化促进信息化方面，美军提出的“算
法战”，通过开发运用基于深度学习
技术的先进算法，可以有效解决信息
化带来的信息爆炸性增长，数据量超
出情报分析人员能力范围，传输带宽
不够，从而导致战场情报信息处理不
及时、有效信息产出时效性低等问
题。在信息化促进机械化方面，近年
来，空气动力试验领域采用基于“分

析建模+大数据+超级计算”的数字
仿真试验方法，进行飞行器空气动力
布局设计，减少了对传统风洞试验的
依赖，为完善提升飞行器气动性能提
供了新的试验途径。

全局推进原则

从机械化、信息化到智能化，各
“化”发展进程越来越呈现出源于技
术、基于系统、成于体系、归于转型的
特点。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应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
窠臼。“三化”融合发展的范围和指向，
不仅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实现支撑各
“化”技术群的相互融合，更要在技术
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在装备体系、体制
编制、作战理论、教育训练、综合保障
等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的全面融
合。在这一问题上，外国军队也经历
了一个认识过程。1979年，苏军总参
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敏锐地预言，将
要出现一场由先进军事技术引发的新
军事革命，率先提出“军事技术革命”
的概念。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国防
部对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后认为：仅有
技术不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
有当新式武器与战术、作战理论和军
队编制的新变化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军
事能力的重大进步。“军事技术革命”
的内涵外延显得有些狭窄，不能全面
反映和概括这场军事革命的全部内
容。为避免出现“技术至上”的倾向，
美国国防部决定把“军事技术革命”改
称为“军事事务革命”，简称“军事革
命”。近几十年来，外军建设始终把握
军事转型是技术推动下的条令、编制、
训练、装备、领导力与教育、人事、设施
和政策诸要素同步转型这一基本原
则，从而保证了军事转型的全面性和
彻底性。

整体协调原则

加快“三化”融合发展，不能只强
调某一“化”，而忽视其他“化”，应把
“三化”视为一个体系整体协调推进。
通常说来，信息化、智能化更为高级和
复杂，但不能认为机械化就是低端、简
单和易于实现的，或者说有了信息化
和智能化，机械化的重要性就可以忽
略。一方面，如果机械化完成度不高，
就会拖后腿，成为制约国防和军队建
设快速发展的瓶颈。以航空发动机研
发为例，如果自主研发和投入力度不
够，将极大地制约航空装备的整体发
展水平和国产化程度。同样，没有充
分信息化后提供的足够算力和数据，
新一代人工智能也不可能产生链式突
破。另一方面，机械化也有高端前沿
领域。例如，高超声速飞行器、深海潜
水器等技术复杂、突破难度大，是目前
强国军事技术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
再比如，可控核聚变及其小型化技术，
一旦取得工程突破，实现商业应用，将
大幅降低能源成本，引发颠覆性能源
革命。其对军事领域的冲击也不可估
量，如各种高能高速武器将大量出现
在战场，武器的机动力、打击力、持续
力大幅提升；可控核聚变发动机推动
的宇宙飞船，将把星际旅行变为现实，
星际空间成为各国争夺的新的战略制
高点。

突出重点原则

任何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总投入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裕的西
方发达国家，也难以完全满足军方提
出的全部需求。在军费“大盘子”相
对固定的情况下，在某一“化”上投入
得多，必然在其他“化”上投入得少。
应准确评估今后一段时期每一“化”
对战斗力的潜在贡献率，把最能提升
战斗力增量的一“化”确定为当前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重点，有主有次地合
理分配资源，科学确定投向投量。“三
化”建设重点不突出，对各“化”建设
采取“撒胡椒面”式的平均使力，必然
会造成投入产出比不高等问题，甚至
可能导致军队建设偏离正确发展方
向。1992年，海湾战争这场初具信息
化特征的局部战争结束一年后，美国
国防部制定了新的《国防科学技术战
略》，提出 2005年之前应大力发展“11
项关键技术”。其中，与信息化紧密
相关的技术是“计算机、软件、传感
器、通信网络、电子器件、环境效应、
自动化设计、人-系统接口”共 8项，
与机械化紧密相关的技术是“材料与
工艺、能量贮存、推进与能量转换”共
3项，信息化与机械化方面技术项目
的比例是 8∶3。美国国防部在当时历
史条件下制定这一科技发展战略，既
兼顾考虑了机械化技术的延续发展，
又着重考虑了信息时代到来以后大
力发展军事信息技术的迫切需求，较
好体现了“突出重点”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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